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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健共語 誰來搭橋？

聾人一出世便聽不到聲音，手語是他們的母語：喜怒哀樂、千言萬語都只能靠肢體動作、臉部表情去表達。政府統

計處的數字顯示，在2015 年，香港聽覺有困難人士為15.5 萬人，然而，按照早前政府參與訂立的《香港手語翻譯

員名單》（下稱《名單》），現時只有53位符合基本條件的手語翻譯員（下稱「手譯員」）。手譯員嚴重不足，反

映了政府、社會對聾人權益和手語文化的不重視。手語翻譯服務作為聾人與有聲世界連接的重要橋樑，這道橋，應

該怎樣搭建？

     「食藥、檢查全部要靠估，她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覺得我好像一隻狗。」聾人路駿怡（Connie）回憶起

去年做手術的經歷，面露難色。她通過傳譯表示，第一次進行身體檢查，她刻意無進食，保持空腹狀態，從早上9點

一直等到傍晚6點，直到入到病房她才被告知，「手語翻譯人員臨時有事來不了」。路駿怡表示，正因醫院經常無法

提供足夠手語翻譯，類似的情況已經不止一次發生，令她本來能夠九個月內完成的治療，最後要延誤一年半。

     質素參差 容易造成溝通誤會2010 年，香港聖公會麥理浩中心成立社企「香港翻譯通」，代醫管局訓練及招聘

醫療傳譯員，為病人安排免費即時傳譯服務，包括19 種語言和手語翻譯。據醫管局資料，近三年需要局方提供的手

語傳譯服務數字由2014/15 年度的190 宗，增至2018/19 年度的811宗，需求逐年增加。但現時「翻譯通」只提供

11位手語翻譯員，難以應付需求。

     路駿怡表示，儘管公立醫院在顯眼的位置都貼有「提供手語翻譯人員」的字樣，但實際上，病人只能在復診的

前兩天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成功預約，情況較為不便。加上「翻譯通」的服務時間從早上8點至晚上10點，聾人夜診時

無法通過醫院找到手譯員，因此，她希望政府可以鼓勵「翻譯通」實行輪班制，將手語翻譯人員的工作時間分為二

至三更輪替。

     除了「翻譯通」之外，聾人還可通過由香港復康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勞工及福利局康復諮詢委員會共同

設立的《名單》，自行聯絡手譯員，惟費用需自付。翻查該《名單》，截至今年3月，名單上只有53名手語翻譯員

，且大部份是兼職性質。

     政府統計處2014 年的數據顯示，香港有超過15.5萬名聾人或弱聽人士，其中全聾人士至少有4,300名。換言之

，有三千至四千人以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人數遠超現時不足60 人的手譯員，可見，香港公立醫院手語服務之不足

。

     除了人手不足的問題，手譯員的翻譯水平也良莠不齊。坐在路駿怡旁邊的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健

聽研究員馮曉雯（Cat），用「大膽」來形容手譯員承接孕婦接生時的傳譯工作，尚算熟悉手語翻譯的她坦言：「不

敢接大手術（傳譯），例如割膽，翻譯難度太大了！」言語間透露出她對手譯員翻譯水平參差的擔憂。

     路駿怡忍不住打手語表示，她身邊就有真實的案例，朋友生孩子險些因為翻譯不當而出意外。「萬一手語翻譯

人員不清不楚，是不是要出事之後，政府才會關注、才肯正視問題？」馮曉雯不禁反問。

     除了醫院，手譯員亦會在法庭、警署、立法會等地方工作。手譯員在這些地方工作，尤其需要準確，否則「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

     例如在法庭，手譯員的錯誤有可能影響法庭判決；若於立法會擔任手譯員，則連議事規則都要學習。

     作為手譯員，馮曉雯表示，有些專有詞彙在手語上難以表達，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技巧，惟目前的培訓並不充足

，很多翻譯人員都是自發地出席社福機構的課堂，進行實習後便投身到實際的服務當中，當中缺少統一的認證資格

。

     培訓不足 欠缺統一認證資格根據統計處2013 年的數字，全港只有不足十位受社聯認可的註冊手語翻譯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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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和復康聯會曾於2005年6月推行「手語翻譯員資格評核計劃」，通過考試的翻譯員將獲香港政府承認。遺憾的是

，最終評核成績不理想，社聯於2007年11月取消了評核計劃，本港註冊手譯員人數遂維持至今。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聯席總監及教授施婉萍回憶起她參與「手語翻譯員資格評核計劃」的經歷

，認為評核試是「好心做壞事」。她表示，當時社聯提供載有法庭專用詞彙的光碟讓考生參考，然而，儘管施婉萍

取得合格成績，她也表示「看不懂」部份詞彙。

     她質疑主辦方制定評核標準時，是按健聽人士的角度出發，沒有深入了解聾人文化，並因應手語實際運用情況

進行考量。

     「有些failed（不合格）的朋友都收到電話，我就知道（手譯員）非常不夠。」施婉萍得知有朋友也接到政府

協助翻譯的邀請，但經過多次相處，她知道朋友的手語翻譯能力並不足以應付。儘管她感到非常奇怪，但她清楚知

悉本港的手譯員出現人手荒。

     評核考試的停辦，令傳譯服務質素未獲保證。基於聾人多次要求政府改善手語服務，復康聯會、社聯和勞工及

福利局最終於2015 年設立《名單》，列載本港可提供手語翻譯服務的人士，供有需要人士聯絡。手譯員只要在申請

當日起計，過去兩年內合共提供不少於200 小時的手語翻譯服務，並持有由受僱機構簽發的證明文件，就可列入《

名單》之內。截至今年3月，名單上的手語翻譯員共有53位。

     復康聯會秘書長及社聯（復康）總主任郭俊泉表示，復康聯會於2015年舉辦首屆「專業手語翻譯證書」（資歷

級別第三級），課程透過有系統的培訓、實習及評審程序，藉此確保及提高手語翻譯服務的專業質素。不過，學生

需要事先參加其他社福機構舉辦的基礎手語訓練課程，為這一「專業手語翻譯證書」入學考試作準備。

     面對業界（如香港手語專業培訓中心、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龍耳等等）「各有各辦」的手語培訓，復康聯會

如何統一考試標準？郭俊泉指，「專業手語翻譯證書」的考試需要溫習指定的教材和光碟（或者會與其他機構教的

打法不同），所包含的手語詞彙是由社聯和手語協會花了大半年討論的結果，涵蓋政府、立法會、福利、房屋、醫

護、法律等範疇。

     不過，郭俊泉也坦言，「專業手語翻譯證書」採用的是「嚴進嚴出」的標準，順利通過的學員能被推薦到法庭

做翻譯，惟每年學生考核的合格率均偏低。例如，第一年有14 個學生，只有5個通過考試，合格率為 35.7%，其後

歷年都沒有超過50%，而最近一期的學生人數更不足10 人。郭俊泉表示日後將考慮把手語培訓「交回業界」，而社

聯則希望建立一個手語傳譯員中央評核制度，評核內容包括手語傳譯員職業操守、傳譯、視譯及應變能力等，並設

立手語傳譯員資歷架構及等級註冊，不過他強調：「最主要是要先諮詢業界意見。」薪酬偏低 政府宜協助找出路或

許，有人會以為手語只是動作，好易學；又或者以為手語只是聾人專用，學來無用……那究竟手譯員是如何煉成的

？施婉萍就用「嚴進嚴出」來形容。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設不同資歷架構級別的手語傳譯文憑課程

，研究及訓練範疇包括手語語言學、聾童語言發展、手語教學及聾人教育。以手語傳譯專業文憑課程（資歷架構第

四級）為例， 修讀期為16 個月，包括45 小時的傳譯實習。

     施婉萍表示：「手語是一門語言，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實踐能力均有要求。」她隨後舉例說明，手譯員需要與

時並進，「天天都有新詞語，要不斷學習，才可跟上社會的變化」。

     若於立法會擔任手譯員，不僅要熟悉議事規則，亦要清楚每個議案背後的歷史和發展現狀等等。

     另外，中大今年開辦亞洲首個以手語及口語雙語研究為重心的兩年制銜接學士課程，也旨在為學生提供專業的

香港手語培訓，希望彌補現時手譯員不足的缺失，服務社群。據悉，該課程首年最多收20個學生。

     經過常年累月的學習和練習後，手語翻譯員的就業前景又如何？手語傳譯界一直以來都鬧人手荒，全港現有12

名政府資助機構聘用的全職手譯員，其他皆以兼職或自僱形式為立法會會議和司法機構等傳譯，收入並不穩定。

     「工資低、入行難、無前路，怎麼會入行？」施婉萍直言手譯員人手不多，可能源於待遇。她說：「我女兒的

中文補習班也要每小時700元，言語治療師也是（每小時）700元，而手語翻譯人員可能只有每小時150元。」施婉萍

感到無奈，認為手譯員薪酬「吸引力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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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旁的路駿怡也忍不住用手語表示：「很多（手譯員）都是義工！」 手譯員的話音剛落，她就馬上用手比

劃，示意攝影記者，一定要拍她特地訂製的衣服，背後寫着幾個大字：「手語譯者不是義工」，可算是「無聲的控

訴」。聾人不可能每事都依賴健聽朋友，指望別人隨傳隨到，以義務性質幫忙。

     不過，根據求職網站記載，本港全職手譯員的起薪點約為兩萬元，相比其他專業職系工種，不算高，但較之於

先進國家，薪金水平尚可。英國「國家職涯服務」（National Careers Service）的最新數據顯示，手譯員月薪介

乎1,667至2,917英鎊（約16,400至28,700港元），而當地對手譯員的資歷要求也較嚴格，需要持有手語傳譯學位或

同等證書，並向指定組織註冊。

     「若政府真的重視，它又願不願意承擔這筆費用，支持手譯員找到出路？」施婉萍就表明，現時全港具經驗手

語翻譯員不到100人，服務遠不足夠，她建議政府應考慮增加工作機會、擴闊收入渠道，以讓更多人認為入行有前景

而願意投身這個行業。具體的工作機會包括電視節目中進行手語同步翻譯的人員、新聞（手語）播報員等等。

     施婉萍強調，要解決手譯員不足的問題，政府需創造該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條件，惟前提是政府要先將聾人的基

本需求「當一回事」。

     基本需求 竟被視為特殊福利2010 年，勞福局轄下的康復諮詢委員會成立了推廣手語工作小組，就如何推廣手

語向政府提供意見，並舉辦多元化的公眾教育活動，例如香港聾人節、手語工作坊、手語翻譯比賽、手語展覽和嘉

年華會等，藉以加強公眾對手語的認識，促進聾健共融。

     當談及政府手語推廣工作的成效，路駿怡就表示「明顯感受到公眾增加了認知」，例如十年前，在地鐵上打手

語的人會被歧視，但現在就比較不會發生。不過，馮曉雯就形容政府的手語宣傳工作為：「跳起、開心、yeah！」

她解釋道，儘管推廣手語工作小組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手語宣傳流於形式，沒有涉及聾人真正的需求。

     手語翻譯人手不足導致聾人生活障礙重重，除法庭聆訊和求診就醫之外，聾人在了解資訊、自我增值、求職面

試、參政議政等場合，都需要翻譯協助。不過，聾人組織「龍耳」負責人邵日贊認為，政府視聾人的基本需求為社

會福利。

     談及香港手譯員有多不足、政府怎樣漠視聾人需求，不得不提到兩年多前聾人「被誤送青山」事件：2016年

11月某日，聾人廖先生因與家人爭執，被家人報警稱有「精神病」。

     而警員接報到場後，因不懂手語也無尋求手語翻譯人員協助，只聽其母說法，遂將廖送往屯門醫院急症室，最

後又因院方未有安排手語翻譯，廖先生被送入青山醫院留院七天，期間更被老闆當作無故曠工而遭辭退。

     邵日贊回憶起一次類似的經歷，指曾經有位聾人朋友因為誤會與途人發生摩擦，隨後被帶到警署，然而當時警

署並沒有懂得基本手語的警員，邵日贊惟有在接到電話後匆忙趕去解圍。邵日贊感嘆政策的不靈活：「儘管現時無

法要求警員學會基本的手語，但配備一個供聾人寫字的電話設備不算過分吧？」除此之外，邵日贊亦認為社會給予

聾人的支援不足，如政府及銀行網頁常顯示「如有問題可致電查詢熱線」一項，根本不適用於聾人；反觀外國相關

機構會提供視像通訊，提供手語翻譯，程序也簡單便捷。另外，香港爭取電視手語翻譯也拉鋸了將近十年。聯合國

《殘疾人權利公約》自2008年8月在香港生效。根據《公約》第21條，締約方應採取措施，包括承認和推廣手語的使

用，確保殘疾人能夠有獲得信息的機會。但直至2016年4月起，香港才出現第一個有手語翻譯的直播時事節目《早辰

。早晨》。

     再者，現時突發的新聞資訊既沒有字幕，也沒有手語翻譯，聾人唯有不斷地問身邊的健聽朋友：「發生什麼事

？」此舉無異於剝奪了他們的知情權。若是天災人禍來臨，後果不堪設想。「香港比美國起碼慢五十年。」施婉萍

搖着頭地說。她表示，美國立法規定每個學校都要為聾人學生聘請手語翻譯員，保障他們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加

拿大、馬來西亞 、歐洲等國家立法保障聾人權利的先例亦比比皆是。路駿怡也用自己以往在外國的生活經驗佐證

：「聾人也有份納稅，為何權利總是得不到保障？」對於勞福局多年來撥款支持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工作，施婉

萍表示感謝，但她深感香港對待聾人的態度多年來沒有進步：「聾人是怎樣，不知道；支援服務應該怎樣，不知道

。」施婉萍還記得與官員討論「手語應否成為香港官方語言」這一議題時，後者曾回應道：「你走得太快了！」對

此，她不得不感嘆一句：「不是我們走得太快，是香港走得太慢了！」促進溝通 先由公營機構做起現時，公共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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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仍以口語和聲音的單一模式運作，令聾人、弱聽人士及部份身心受障人士未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自行聯絡前線服

務人員（包括銀行、醫療、法律、警務等）。

     邵日贊期望「政府層面先帶動」，改善聾人生活。例如，政府可以鼓勵在公營機構（例如入境處、醫院及警局

等）工作的員工先學習基本手語，以協助使用該機構服務的聾人與職員溝通，加強推廣手語及手語傳譯服務在醫療

、法律、教育等前線服務範疇的應用。

     另外，邵日贊亦建議政府在公共通訊系統中為有不同溝通需要人士作出合理調適，增設最切合其需要的溝通平

台，例如簡易操作網上預約系統、電郵及短訊聯絡平台、視像通訊、網上手語傳譯平台等。政府也可以就所有政府

記者會、廣播及電視宣傳短片提供即時手語傳譯及即時中文繁體字幕，以照顧不同需要的聾人或弱聽人士。

     此外，邵日贊還提到聾人因聽不到火警的情況，認為政府可在《消防條例》中加入設置消防燈、閃燈的要求。

總之，他希望政府的康復政策能靈活變通，為有需要人士謀福祉。

     他重申，這些「卑微」的心願和請求，實際上是聾人的日常所需，並不應該是社會福利。政府理應發揮示範作

用，再推廣到其他行業、社會各界，喚起社會對聾人權益、手語文化的重視。

     社會走得太快，大家都沒有耐性好好溝通。對於聾人來說，他們的溝通更需要時間。

     訪問的最後，記者手握拳頭，豎起大拇指向受訪的聾人表示感謝。路駿怡用手語答道：「我們要多點『發聲』

，讓全社會知道我們的存在……」#### 郭俊泉表示，社聯希望與業界商討，共同建立一個手譯員中央評核制度。鄭

子峰攝施婉萍（中）直言，手譯員的薪酬吸引力低，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鄭子峰攝路駿怡（左）和馮曉雯（右

）認為，聾人不可能每事都依賴健聽朋友，隨傳隨到以義務性質幫忙。鄭子峰攝邵日贊認為政府將聾人基本的生活

需求當成特殊的社會福利。歐嘉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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